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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海e家
客户端

送别送别烟台好人烟台好人
安安立盛立盛
□孙德斌

当二月的寒风掠过黄海之岸
烟台的灯火忽然低垂了眼睑
您把最后一抹微笑藏进云里
却让整座城在泪光中仰望星天

五岁的天空崩塌成孤儿的掌心
您却用指尖拾起碎落的星
六十年前那个学雷锋的少年
把雷锋精神铸成一生的虔诚

您走过的路长出千万双脚印
1.3万颗心聚成不灭的火焰
127万次叩响大地的回音壁
3650朵花在寒冬里依然绽放

那些被您焐热的硬币会说话
在布满老茧的掌心发芽成春天
每个受助孩子眼里的晨光
都是您未熄的烛火在续写诗篇

您把岁月熬成济世的汤药
让孤寡老人的炉火跳过严寒
您将暮年化作登高的云梯
托起雏鹰掠过苍穹的弧线

当海浪再次抚摸您走过的礁石
当春风又绿小巷里您种下的白杨
请允许我们以这座城市的名义
把您的名字刻进永恒的记忆

那辆载满爱心的旧自行车
仍在时光里叮当作响
叮咚成这座城市最美的和弦
而您，是文明烟台永远的温暖

当渤海湾的寒风还在胶东半岛的丘陵
间徘徊，当昆嵛山仍在沉睡时，牟平鱼鸟河
畔的梅花，已悄然睁开了惺忪的睡眼。

我家在鱼鸟河公园旁边，闲暇时我的
脚步总会不由自主地迈向鱼鸟河公园。从
春走到冬，又从冬走到春。初次邂逅梅花
是在多年前的一个午后，也是在春节期
间。我和爱人沿着河堤往前走，他忽然说：

“我带你去看梅花吧。”我说：“好啊！在哪
里？”他说：“你跟着我走就行。”

我们沿着河堤一直走到了一处向阳的

斜坡处，迎面飘来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
那香气清冽而不张扬，醇香而又甜馨。远
远望去，一小片腊梅花开得正艳。我急切
地走到它们的身边，只见每一朵花都像是
精心雕琢的玉器，五片花瓣薄如蝉翼，透着
蜡质的鹅黄。这梅花像一个个倒挂的金
钟，花蕊也是鹅黄色的，纤细而密集，在阳

光的映照下，仿佛有金色的光晕在流动。
有的含苞待放，花骨朵饱满圆润，像是一颗
颗饱满的珍珠缀在枝头；有的已然盛开，花
瓣舒展，露出娇嫩的花心。

鱼鸟河的梅花，与江南的梅花不同。
江南的梅多生于庭院深处，有曲径通幽的
雅致，有文人墨客的题咏。而这里的梅，是

野性的，是率真的，是与河流、芦苇、海鸟共
生共长的。它们沿着河岸默默地开放，只
为喜欢它的有缘人奉送馨香。

午后的阳光正好，天空蓝得透亮，冷风
像长着毛刺的枝条掠过脸庞，带来微微的
刺痛感，却有着让人舒畅醒脑的清冽。梅
枝在风中轻轻摇曳，一些花瓣飘进河水里，
随着涟漪缓缓流淌，让人想起“流水落花春
去也”的诗句，却又全无那份惆怅。这里的
落花，是春天的信使，是生命的轮回，是鱼
鸟河畔令人向往的风景。

我遇见了一位正在写生的老人，画板
上的梅花已经有了雏形。他
说，他每年春天都来鱼鸟河画
梅，一画就是十几年。“这里的梅，
有股子野劲儿。”老人放下画笔，指着
梅花树说，“你看那几株，长在石头缝里，

没人浇水，没人施肥，照
样开得轰轰烈烈。这就
是咱胶东人的性子，不
怕苦，不怕冷，越是艰
难，越要活出样子来。”

听着老人这话，我不
由得心头一震，他说的也是我
们呢。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白手起家，如今终
于在这里安家落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此后每年春节，我都要到鱼鸟河边看
梅花。这个时候，故乡的梅花也开了吧？
我想，它们的香气定然一样沁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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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种呼吸很清新，那是远去的寒冬

腊月种下的雪花的气息。阳光下，开始蓬
松的土地带着老农的笑，嫁接在无数开始
萌芽的花木上，欣欣然地迎接北归燕子带
来的第一缕春风的呢喃。这个时
节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吐纳出压
抑了一个冬天的沉闷，然后舒展四
肢，摆开一种欲拥抱春天的架势。
既然无法让一整年的光阴都浓缩
成春季，那就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日
月甚至分分秒秒，让力量和所有的
孕育都在这个时节的某一刻争相
迸发。谁说只有人间四月那一抹
姹紫嫣红的美丽最为抢眼？其实
此时此刻，北方到处都蕴含着一种
激情澎湃的旋律，在芬芳的泥土上
空唱响。人们目之所及的一切都
在蓬勃向上的节律里，悄悄地向外
释放出信念的力量。没有什么可
以挡住准备冒出泥土的那些倔强
草芽的幼小头颅，绿色就这样在星
星点点地汇集着、凝聚着，然后铺
开一片充满希望的春天海洋。这
才是我们期待的春天啊！

二
有一种声音很悦耳，那是曾经

的枯枝断裂处，开始萌发新芽的声
音。扑面而来的二月，其实是一片
喧闹的声音的海洋。这声音不仅仅是快乐
的喜鹊蹬在枝头的鸣叫和群鸟穿过林地草
丛的嘈杂，它还需要我们屏息静气地，从返
青的树木枝干、从杨柳依依的末梢、从歪倒
的枯败草丛中，用耳朵甚至心灵去贴近倾
听。那种令人欣悦的细微声音充满我们的
耳朵，让我们的眼前放大出一幅即将舒展
开的春天画面。虽然事物的结局最被人看
重，但过程就蕴藏在这些细微的声响中，让
人们瞬间获得积极向上的昂扬力量。

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由声音组合
而成的巨大海洋，每一种声音都代表一种
事物的变化频率。此时，我们听到的这种
悦耳的声音，就是无数生物在为春天的到
来而积极响应的律动。没有人能够阻止这
种声音逐渐走近的脚步，那是又一个春天

即将到来的消息。一种生物由活
到死，那是结局，而一种生物由死
到活，再开启一段新的旅程，那是
重生。重生的生物肯定抑制不住
对眼前新世界的向往，会率先把这
种悦耳的声音，以激动人心的方式
传递过来，让我们的感觉放大，一
起来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春翩翩起
舞。春之声已经到来了！

三
人们期待着春燕来为我们啄

破春天。也许是在一夜后的某一
个清晨，我们会看到池塘的坚冰悄
悄化作一泓墨绿的春水；也许在某
一个小雨淅沥的上午，我们会望见
山坡上泛出一层隐约的翠绿；也许
在我们开始厌倦让人懈怠的冬日
之时，突然感觉落在脸颊和手臂上
的阳光，隐隐地涌动着一种崭新的
力量。春天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与
年龄与性别无关，就像那些马路边
树上的花朵，可以为任何一位走过
的路人送上盈盈的笑容。自由而
舒放的春天在此刻便有了最通俗

的解释。此时的春天，是我们所有人的春
天。正如大自然的所有生物都要经历一个
枯荣历程一样，站在眼前的春天不会带有
任何过往的陈迹，而是以崭新的面孔又一
次站立在我们面前。二月的早春，是一幅
能瞬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的崭新画面啊！

流流年似水年似水（外一首）

□于跃

巷子尽头升起袅袅炊烟，
岁末街头孩童三两嬉笑。
瑞雪试图遮住这人间烟火气，
却被人们的期盼所融化。
叹流年似水，
盼月明如灯。
且歌一曲吧！
趁着万家灯火，
伴着烟花绚烂。
谁能不被这氛围所打动？
或许只有那西边升起的月亮了。

雨思雨思

炊烟从远处村子飘起，
村头牧童步子缓慢。
天色渐暗，
万家灯火渐明。
温一壶酒，
沏一壶茶。
化阵听话的风，
借雨提笔落相思。

我和进利老哥的人生过往中，有一段时
长3年的相同经历，就是我们都在桑岛挂过
职。在进利老哥的眼里，位于龙口市区东北

20公里海中的这个小
岛，就是一块璞玉，“一

块镶嵌在茫茫大海之中
的璞玉”。

清·同治版《黄县志》载，
桑岛“南距海岸十五里，海岸之

距县二十五里。岛中多山桑，有

石，田可耕。春夏之交，蜃气幻成楼市，或为
城郭、舟楫、旌旗之状。飙回倏变，眩人耳
目”。中国作协副主席、龙口籍著名作家张炜
先生曾这样描写桑岛：“当年桑岛上的房子都
是一种黑色岛石垒起的，屋顶覆以海草。岛
的四周永远有鸥鸟环绕，正像岛的四周永远
有扑扑的水浪和细细的沙岸一样。”（《张炜散
文·筑万松浦记》）

虽然都在桑岛挂过职，都对桑岛有着特
别的感情，但由于一前一后，间隔近20年，所
以，和进利老哥稍有不同，在我眼里，这座因
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离岸岛，更像是一部史书，

一部记录了时代变迁的史书。
进利老哥曾回忆说，“20年前想要前往

桑岛，只能乘坐当地渔民的小船，稍微有些风
浪，就要饱受颠簸之苦，多少次上岛途中，吐
得一塌糊涂，风浪稍微大一些的话，大家只能
隔海相望”。而到我挂职时，进出桑岛，乘坐
的是现代化轮渡或者快艇，又快又稳。只要
不是恶劣天气，可以随到随走，方便之极。

这20年间的大变化，不仅进利老哥想不
到，连桑岛人自己都不敢奢望。所以，挂职期

间，每次进岛前，站在码头上眺望桑
岛，我都会看到一幅画，那是对“波澜不

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
泳”（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具象描摹。而每
当我入岛，漫步其上，映入眼帘的“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陶渊
明《桃花源记》），又会让我不自觉地吟咏道：

“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王维
《桃源行》）

由于有过在桑岛挂职的经历，近年常有
人问我“桑岛”一名何来？我总说，我查过资
料，说法不一：一说岛之形状像桑叶，一说岛
上原先长满了桑树，一说是沧海变桑田之意。
关于这三种说法，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也就

是岛上原先遍布桑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诗经·小雅·小弁》）。桑树在我国古代农耕
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古人甚至将农业雅称作

“农桑”，“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
（《潜夫论·务本》）。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
家蚕、以蚕丝制造织物的国家。蚕以桑叶为
主要食物，“秋山入远海，桑柘罗平芜”（李白
《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先人们种桑养蚕，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孟子·梁惠王上》）。

“齐鲁千亩桑麻，其人与千户侯等”（《史
记·货殖列传》）。早在先秦时期，齐地就以出
产丝绸而闻名，“村南村北响缫车”（苏轼《浣
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曾是壮观之景。因
此，后来齐地所产丝绸，更有了“齐纨”专名，
所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汉·班婕妤
《怨歌行》）是也。秦汉时期，齐国故地的刺绣
工艺相当普及，还出现了专于绣工的“服官”，

“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汉书·贡禹传》）。

及至汉代，山东半岛的高档丝绸不仅进
入宫廷，而且进入了百姓之家。汉武帝曾七
次东巡，每次从山东半岛离去，都要带走大量
丝绸。明代，山东半岛与朝鲜的贸易中，丝绸

也是主要交易品。当时出使中国的朝鲜人权
近（1352年—1409年）曾在诗中写道：“画船
就得齐纨扇，分与行人一片凉。”（《过德州安
德驿，船上有古扇，尹评理请题一绝》）因而，
有学者甚至认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但
其源头在山东半岛。

今年是农历马年。民间信仰“蚕马同
气”，认为蚕和马有着神秘的关联。如，清·王
士祯在《蚕词》中写道：“青青桑叶映回塘，三
月红蚕欲暖房。相约明朝南陌去，背人先祭
马头娘。”诗中的“马头娘”，是古代民间信奉
的蚕神，其最早的形象或是身披马皮的少女，
或是马头女身。后来，这一形象逐渐演化为
少女骑马的造型。

沧海桑田，变化翻天覆地。如今的桑岛
上，已没有了纺织业，但还有“高龄”桑树，更
有桑岛为发展现代旅游业新植的大片桑林。

“的的波际禽，沄沄岛间树”（唐·宋之问《景龙
四年春祠海》）。每年桑果成熟时，桑岛就会
举办桑椹节。届时，远远近近的游人结伴而
来，于“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曹植《艳歌
行》）的桑树间，一手挎篮，一手攀枝，随摘随
吃，常常弄得满嘴紫水，满手浸红。每当此
时，人们不免相视而谑，相谑而笑，那谑中不
乏怜爱，那笑中尽是甜美。

今年春节假期“超长”，桑岛又“火”了一
把，进岛游玩者众多。此情此景，让故地重
游的进利老哥不禁感慨道：“桑岛这块璞玉
更加灿烂耀眼了。”他的这句感慨，又让我想
起了明代徐旻题为《桑岛春潮》的诗：“半洋
突兀起孤洲，仿佛中流一舰浮。地旧桑麻为
岛社，市尝楼阁拟登州。日融沙暖鸥群集，
风落潮生水逆流。傲杀海翁无别事，纶竿终
日坐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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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有一段假期，于是每天睡到自然
醒，睡到阳光都跑进了屋子。懒洋洋地起
床，打着长长的呵欠走进厨房。起床晚，肚
子也没有饥饿感，又不用外出，于是把掀开
的锅盖又恢复原位。

闲着干点啥呢？无非是到阳台
上摆弄一下花草，到鱼缸前看鱼儿
在水里嬉水欢畅。要不就半躺在沙
发上看电视，手握遥控器，把几十个
频道排着翻一遍，也没锁定要看哪
个节目。于是又折回卧室，倚在床
头看书，不知不觉又迷迷糊糊睡了
一个长长的回笼觉。就这样懒懒散
散，往往是一整天头不梳脸不洗，也
没有饥饿感。

平日里天天上班，忙得脚不沾
地儿，就盼着有个假期。可真到了
假期，这悠闲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呢，
怎么就觉得乏味了呢？

趴在窗台上，百无聊赖地看着
大街上人来车往。楼下不远处就是
小市，一家小商店紧邻着大街，男人
在门前摆摊兼卖水果，一年到头也
不曾关门歇业。水果摊前的顾客络
绎不绝，夫妻俩装袋、上秤、收钱，
忙得真带劲儿！旁边的糕点屋还没
开门营业，一菜贩趁机在门前摆
摊。菜贩穿着黄大衣，戴着棉帽子，
吆喝声高亢响亮，富有节奏感，与

“大衣哥”有得一拼。拉海货的面包
车后窗上贴着大红“福”字，鸣着喇
叭开进了小市。一辆三轮车拉着满
满一车菜也“突突突”地驶来了——
小市上人来车往，穿梭着人们忙碌
的身影，那是一幅热闹生动的生活
画面。

“叮咚”一声，微信响了。打开
一看，是好友荣荣发来的语音。她
说在家里闷得慌，头疼脚痒的。“今
天晴天朗日的，咱俩去地里转转
吧。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活动
筋骨，顺便挖点荠菜去。”一拍即合，我快速
点了“ok”发了过去。

乍一看，山上还是冬天的萧瑟景象，新
绿尚未爬上树梢。不过，若你停下脚步往
地上看，就会看到细嫩的草尖从枯草下齐
刷刷地钻了出来，露出浅浅淡淡的一抹抹
绿意。往山里走，果树底下，那些蒿儿、苦
菜、雀脑儿等，也已是绿意朦胧。只是荠菜

还是褐色的，得俯下身来仔细看，不然就会
与它遗憾地擦肩而过。不知谁家的苞米秸
秆还站在地里，扒拉开地上厚厚的苞米叶，
我忍不住惊喜地尖叫：哇，好大的荠菜啊！
一窝荠菜在苞米叶的保护下，长得葱葱绿

绿、肥肥壮壮。果树的间隙里，几垄
大葱、一畦菠菜、几行蒜苗，在春寒
料峭里欣然苏醒泛绿。一位老人提
着铁锨在果园里转悠，一件棉服挂
在旁边的果树杈上。老人一会儿挖
一锨土填个小坑，一会儿用铁锨铲
去一棵干枯的野草。俗话说“一年
之计在于春”，他们在春天播下希
望，等待秋天收获果实。

在山上转了半天，收获虽不是
很多，但足够包一顿饺子或做一碟
荠菜炒鸡蛋了。下山的路上我已是
饥肠辘辘，回家后狼吞虎咽地吃了
半个枣饽饽、喝了两碗粥，荠菜炒鸡
蛋更是鲜美可口。打个舒坦的饱嗝
儿，真是畅快极了！

想起曾看过的一则寓言故事，
说以前有个男子三懒六馋，不思进
取，做梦都向往天堂里的生活。有
一天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真的来
到了天堂。天堂里富丽堂皇，每天
锦衣玉食，吃饭有侍女喂，漱口有人
端水，睡觉有人给他宽衣。天天吃
饱了睡，睡醒了吃。没过三个月，那
男子便厌烦了这种行尸走肉般的生
活，怀念起凡间齑盐布帛的日子。
有一天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又回
到了凡间，竟乐得手舞足蹈起来。
从此，他不羡天堂不羡仙，整日犁地
锄草、耕耘劳作，忙忙碌碌中却感觉
生活有滋有味。

记得小时候在田间干活，弯腰
躬身，风吹日晒。每每叫苦叫累
时，妈妈就说：“人不能闲着，闲人
愁多，懒人病多。人活着就得找点
营生来做，有活干有饭吃，日子才

有奔头。”正如杨朔在《荔枝蜜》中所说：“蜜
蜂是在酿蜜，又在酿造生活。”辛勤的劳动
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忙忙碌碌又会让日子
更加充实。我们越忙越能强烈地感受到我
们在活着，越能意识到我们生命存在的价
值。其实，忙碌是一种踏实的幸福，让我们
真实地感受生活，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收
获一路五彩缤纷的风景。

桑岛起春潮
□张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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